谁对你说的你说出来。 二官聪明地转了一个话题。
链接 淮北佬许辉的散文随笔博客 ： 
闲李村一位不到三十岁的精瘦但结实的男人二官，穿一件紫T恤，似乎有些闲散，天才刚亮，他就肩背*箕儿，手握短铲，从村东口出来，向村东南的树林和池塘走去。
俺没啥要小心的。你蒿子有话说出来。 二官摆出有理的样子。
天已经放亮，太阳快要出来了，水面适中，水量既不过多，也不太少，水草在水面上微微地晃动着，黑缎子把嘴伸到水和空气交接的地方，吐了几个小气泡，又潜入了水底，几只青皮细鳌、面孔陌生的小龙虾，正忙着在水岸边打洞。麦丝鸟突然无声地降落在槐枝上，婉啭而悠长地歌唱起来。
二官是这一天唯一一位光临池塘的客人，他来到池塘边，他看着几乎蓄满了水的池塘，略微停留了片刻，似乎没有任何思想或者表示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
平原和池塘都在沉淀着自己的历史和面貌，阳光遗留在青嫩的小麦、槐树的枝叶、池塘和泥土里，并转化为叶脉、果实、比黑缎子更小的小小泥鳅、比红钳客更小的小小龙虾、泥土里种子的信念、麦丝鸟鲜艳的羽毛。不过，槐月过得实在是太快了，平原上的气味已经完全改变了香型的系列，*燥的西南风掠过麦穗的梢头，使之焦脆。池塘里的水由满溢的混浊到沉淀后的清澈再到几乎清浅见底；白昼水面如煮，黑缎子和他的伙伴们只能在夜晚天气凉爽时才好出泥觅食。红钳客隐蔽的洞口早已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之下了，即使一丛好心的水草在**前把自己的**覆盖在洞口之上也无济于事，终于有一天，一群放麦假的调皮男孩扛着铁锹来到池塘边，他们一眼就看见了水线以上的虾洞，在近半个小时的努力深挖之后，红钳客被提着巨螯扔进了孩子们带来的竹篮里。
这是槐月时节，白天的阳光将会显得很晒，并且越来越晒，所以赶集的人都趁清早天凉快时，匆匆忙忙地往集上去，买了或卖了东西，再匆匆忙忙地往家里回，心里一心的事，谁都不愿意把时间耽误在路上。上学的小孩子吃着烙馍卷鸡蛋，也都走得匆匆忙忙的。
收了麦再走呢，挨不过这个月麦就熟啦。 大辫子**说。其实她不一定知道她的妆束和打扮多么的后现代，如果她少晒太阳，并且此刻并拢了双腿，站在都市一个大商厦的门口，路透社的记者一定会把她写进自己最新的**报道文章里去，而且会与刚通车的青藏铁路及**的油气战略关联起来。
就是呢， 槐树伸展着枝叶， 该下的时候下，该晴的时候一定晴呢。 
② 新东方在线 未注明 稿件来源：新东方 的 文章、资料、资讯等 均为转载稿，本
汉文化的麦穗之 槐月

嘻嘻，今年老天爷真是帮忙呢，嘻嘻，嘻嘻。 水面听到槐叶发出一些窸窸窣窣的响动的时候，知道她醒了，于是就轻言细语地和她说话。

那团重物继续在水里、泥里搏斗，时出时没，整个池塘地区回响着骇人的动静。不过，时间也不是太长，那团紫蓝相间的东西终于停止了角力，分别激烈地喘吁着爬到池塘岸边的*地上，相隔着一段距离，分坐在不同的地方，气氛一时仍然紧张。

二官啥都没说，跳进池塘的泥洼里，弯腰蹶腚挖了个坑。

而在村西一家农户里，一位同样三十岁左右但粗矮有力的男人，蹲在老屋的门槛上，咽下最后一口香油鸡蛋面鱼子，抹抹嘴，把一只牛仔布的暗蓝双肩包甩到肩上，离开老屋，走到院里。一位扎大辫子穿都市女子流行的低胸背心的**，从屋里跟了出来。

一棵水桶粗的中年槐树斜拦在二号和三号池塘的水面上，短篇小说：汉文化的麦穗之→槐月，象闲李村最能*的农妇一样，她粗壮的根暴露在陡峭的水岸边，紧紧地抓住土地，既能够使身体牢固，又能吸收土地里的水分和营养。她肥圆浓绿的丛丛叶片里孕育出无数成串的紫蓝色的花骨朵，它们饱满肥嫩，颗颗相连。一只柳叶大小嫩绿色的麦丝鸟无声地飘落在槐树的叶丛里，轻盈而悠长地鸣叫着，用肉眼怎么都看不见她的。太阳升上了池塘边最低矮的一棵毛白杨的树顶，晨雾汽短时间内就失去了踪迹，于是在阳光的热烈催动下，槐花盛开，整个池塘都喷香起来。

看啥啦你。 穿低胸背心扎大辫子的**头也不回地轻声说， 没见过咋的！ 

不过他们只是擦着浓密的树林的边缘而去的树林其实很大，中心的树木也更浓密。有一条岔道通往树林的腹地，在树林的中心地带，一连串地卧着四座相连接的池塘，最南的那座（一号塘）较圆大，中间的两座（二、三号塘）显得长而曲折，最北的那座（四号塘）最长大，水面也开阔。

2006年8月15日星期二修改

这是俺的本份。 槐树有点儿羞赧， 这也是俺一年里最大的事情呢。 

俺不管你也不要诬赖俺。 

粗矮有力的男人摸索着点燃一支香烟，呼呼地吸着。精瘦结实的二官却找不到自己的打火机了，他扭动上身，用眼光四面寻找，打火机很可能掉落在池塘里了，这种可能性最大，但也有掉落在菜园地里的可能，一时间无法确定。

傍晚的大暴雨不仅覆盖了李楼、生礓湖和红草沟，还晃动了整个黄淮麦原、黄桥镇、小黄庄、闲李村、树林、池塘和池塘附属的全部事物。暴雨肆虐了差不多大半个夜晚，村庄（这里指的几乎就是闲李村）一点声响都没有，人们可能都在睡觉，即使没有睡觉的人（睡不实的老年人、有很重心事的人）也都在漆黑的屋里老老实实地呆着，他们在这样大的虽常有间歇但间歇时间很短的暴雨里无能为力，所有的事都得等到暴雨停止以后的天明，才能去做，去想办法，去尽可能解决。也有的事根本不可能解决，他们只能愁一愁，愁过了，也就是这样了。

太阳升起了、运行着、落下去，

你不诬赖俺你就不要瞎**猜！ 二官渐硬起来。

这时，精瘦结实的男人已经出了村，他站在出了村的路边看了看那些赶集上街的人，不过时间很短，**他就走到树林边缘一块扎着疏离的树枝栅栏的菜地里，不紧不慢地忙活起来。

咕嘟嘟，咕嘟嘟，水草妹妹，这就是俺的世界观呢，咕嘟嘟，咕嘟嘟。 

男人在院里站住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喷喷香地吸一口。

哼，你一点都不明镜！你哄老鬼！ 蒿子吼叫。

嗯哪，俺知道啦。 **躲开他的眼神，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答他。

二官，你给俺小心点！ 粗矮有力的男人狠劲说。

你不猜你就不要瞎讲！ 二官现在竟然也理直气壮地吼叫起来。

啧啧， 一夜沉静此刻仍凉爽的水面赞叹地对槐树说， 打了这样多的花骨朵，你真是不惜力的呢，年年你都是不惜力的呢！ 

水面和塘区连呼吸都不敢出声，全是鬼话,江苏省淮阴中学包括种植在树林里晚于季节的节拍的蚕豆。只有阳光依旧无声无息地快速地升高；还有，树林腹地那条路上一辆自行车叮叮当当地骑过，是什么人？做什么的？年岁大小？性别如何？健康状况？心情咋样？都不知道。

清水很快就泉满了泥坑， 你洗吧。 二官细声说。但是扎大辫子的**却用右手撑着地面，站起来默默地转身走了，她片刻不停地绕过大槐树，离开池塘，走进树林，消失在树林的静默处。二官则一直沉默地吸着烟。

你火给俺使使。 粗矮有力的男人把打火机扔给二官，打火机扔在*地上，二官捡起打火机，打火点着烟，吸了一口， 俺该咋着就咋着，俺没啥要小心的。 他回应那个粗矮有力的男人。

有谁愿意和我说句话吗？ 小泥鳅黑缎子从混浊的水面上跳起来，又哗啦一声落入水里， 水底的气氛太沉闷啦，简直要憋死我啦。 

体验新版博客 上一篇： 短篇小说：汉文化的麦穗之 桑月 下一篇：淮北佬许辉：2004年夏在敦煌 

嘻嘻，红钳客，嘻嘻嘻嘻， 水草们叽叽嚓嚓地说， 谁都能象你那样稳重、象你做得那样好呢？你天生就是防守型的，不但挖了洞穴保护自己，还穿上了又硬又厚的铠甲，嘻嘻嘻嘻。 

谁对俺说的你不要管！ 

槐月就这样非正式地过去了。

咕嘟嘟，咕嘟嘟，俺不冒那个险， 一只大龙虾从岸边浅水的洞穴里伸出了红钳子，钳住了一朵飘近洞口的槐花， 俺在家门口也能吃到俺槐花嫂子送给俺的槐花哪。 

槐花嫂子，给俺一颗花咕朵儿吃呢。 

机主和机手喝光吃完二官老妈送来的汤、饭、菜，倒在地上分秒必争地打起了呼噜。精瘦而又精明的二官拉紧腰包上的拉链，甩开大步前往树林深处的池塘洗脸洗手。

有人来啦，有人来啦。 麦丝鸟悠长地鸣叫着，轻轻蹬了一下槐枝，飞进了池塘边的树林深处。槐枝抖动着，拂动了水面，水面荡起微小的涟漪，通知了水草、大龙虾和小泥鳅，池塘转瞬间就恢复了平静。

俺不诬赖你。 粗矮有力的男人竟有点气短。

天亮以后，得益于雨水的充沛灌溉，麦原象面包一样高速地膨胀、窜长着，无可匹敌。雨后的天空划过一些麦丝鸟飞翔、游荡的痕迹，不过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，人的信息接收器官只能接收到那些散落在碧蓝天空中的音符（如果人的心境足够宁静的话），那是麦丝鸟早已飞远后遗留下来的零散信号。远远地响起了一两声客运列车启程的汽笛音，不过，那更象是广远的青麦原野的背景音，它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立方的，不仅仅有这里的一块原野、一方麦田、一丛村庄、几条道路、一片树林、一泊池塘，还有其他，信息甚至同等丰富。

槐树在烈日的炙烤下叶片绵软，水草则匍匐在塘底的湿泥里。收割机从这一天的清晨就开始在树林外的麦海子里遨游了，除了（因距离远近而产生的）时大时小的噪音外，还不时看得见天空中升起的一阵阵杂质，那是收割机工作时的副产品。正午时分收割机开进树林灭火歇息，精瘦结实的二官腰间系着方型的腰包，三下五去二就把上午的账算给了机主。

一条浑身黑斑的小泥鳅从水草里跃出水面，啣住一颗花骨朵儿又落下去。

那时，树林和树林里的池塘都安静得不着人踪。二官站在大槐树的树*背后，看着蹶腚蹲在池塘边、正尽力想从泥水里捧出一捧水抹在脸上的、穿低胸背心的大辫子**暴露出来的后腰：那样宽厚的腰和大**，照乡里人的看法，一定是个生孩子的能手，不过她再能生，政策也只准她生两个；她展现不出她的才华。

有人到池塘边来了，是精瘦结实的二官，他穿一双黑色的高腰胶靴，肩上背着*箕，手里拎一把铁铲，随着他在被雨水泡透了的土地上的艰难行走，带些粘性的泥顺着他的靴帮不断地往上爬动，最高的一小块泥已经掉落进他的靴子里去了，他不得不粗骂一声，停止行走，用一只脚着地，把另一只脚的靴子脱下来，在树*上磕去里面的泥巴，再把脚穿进去，继续行走。

老板催着呢。 粗矮有力的男人站在院里，吸着烟，眯眼瞅着眼前刚完工的三间水泥平顶房。院里的碎砖和用剩的白石灰胡乱地散放在地上。白**从墙角猪圈的低墙上伸出来，并搭在低墙上，鼻子使劲地吸着，吸到了人气，**就哼哼起来。 麦收时还跟二官家走，他家找收割机多少钱一亩，咱家也多少钱一亩，你也省了心了。 粗矮有力的男人边说，边瞥**一眼，注意着**的表情。

哼！俺有话说出来！你心里比谁都明镜！ 

树林外的树木虽然粗大，但确实还比较稀少，透过树木之间很大的空隙，能看见一些起早赶集的人，他（她）们有的步行，有的骑自行车，还有的骑着车轮车，骑三轮车的赶集人不是家里做事要大量买东西，就是赶集卖菜、卖鸡蛋或卖辣椒苗、红芋秧子的，不然他（她）不会骑三轮车上集，那样显得烧包，也有点累赘。

2006年7月10日 7月11日于北京肆零书屋

哼，你不明镜！ 蒿子斩钉截铁地说。

缎儿黑，小心，小心。 碧绿的水草们惊叫起来，她们聚合在一起，缓缓托住了缎儿黑滑软的身体，缎儿黑慢慢地从水草们柔韧的手掌里滑入水中，并在水面上打起一两片几乎看不出来的小水花。

池塘里的水已经涨至落雨后的最高点了，水线逼近了槐树的根部，槐树的一小部分枝叶和花都浸在塘水里。池塘里的水看上去十分混浊，水湾里和水面上还飘浮着草沫、断蚕豆梗、各种花的腐朽物以及陈年的玉米秸。树林里的空气潮湿但极清新，（树林里）又有一些桑树结出了青涩的果子，向日*在树林东缘的土阜上面向东方展开了它的巨大的叶扇，菜地里的豆角甚至迫不及待在夜间就已经开花结荚了。

俺走了。 男人迈着军人一般的步伐向村外走去，**则倚在门上看着他的背影。不过对这种习以为常的离别，她也不会有任何伤感的表情。

俺不明镜。 

树林边缘处沉闷的重物的声音和喘息声，逐渐在池塘的空间里放大了，很快，就能看见一团很质感的紫蓝相间的东西，在树*上碰撞着，在*硬的地面上摔打着，在野草上滚翻着，向池塘的方向而来，并最终咕咚咚咚跌入平静的水里，激起了很大的浪头，浪头扑向池塘对面的陡岸，连续地激荡着、冲刷着。

他心里有点没底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为了掩饰自己此刻的状态，粗矮有力的男人转身迈腿向院外走去，**跟着他，找话和他说： 八点多的车呗？天黑就到了。 

俺一点都不明镜。 

他们分别沉默地坐在池塘的岸上。二官点燃一支香烟吸着，穿低胸背心的**看着泥洼发呆。

俺猜？俺才不猜来。 

**既问又答的话，使男人无法回应，另外，他突然也有点心烦意乱。他难看地皱皱眉头，大步地跨出了院门。

清晨的雾霭尚在村庄、树木、土阜上萦绕，打西边诸村来的赶集人，走到闲李村村口，不再走土大路，而是往右手一拐，拐上一条被树林浓遮密闭的近道，这里离镇子更近，只有五百米左右，赶集的人穿过几块长势旺盛的麦田，就可以进到镇子里头了。

嘻嘻，头还有点昏呢，很不好意思，水里的杂质太多了些呢。 水面慵懒地呢喃着， 不过，相信很快就会好的，现在已经觉得自己的容貌越来越清秀了，哈哈，淮北职教园区。 

已经得到 新东方在线 许可 的媒体、网站，在使用时必须注明 稿件来源：新东方 ，违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黄淮流域的小麦基本收割完毕时，相对而言的 雨季 开始了，三天两头总会有一些雨水光临，不过，人们的心情已经十分轻松了。
哼！你没啥要小心的！ 

